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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發：中國最早的改正教
(1)

宣教士
胡錦峰*

RCC88--3

* 胡錦峰，暨南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

基督新教傳入中國肇端，孕育了中國最早的傳教士梁發。梁發在聖經理論的薰陶下，實現

了自身信仰由佛教向基督新教的轉變。他在傳播基督福音的過程中，雖歷經坎坷曲折，但從不

放棄。他與早期來華傳教士接觸頗深，並且為傳教寫下了眾多佈道書籍。眾所周知，梁發所著

《勸世良言》乃洪秀全宗教思想的淵源所在。梁發傳教對太平天國運動、中國近代報刊業和印

刷業、中外關係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梁發的傳教也深刻改變了他的家族內部的信仰結構。梁

氏族譜顯示了的梁發家人的活動事蹟，也值得我們探究。

梁發於1816年11月3日在麻六甲 (Malacca)

傳道所接受米憐 (W i l l i a m  M i l n e )  牧師的洗

禮，信仰基督。 1 8 2 3 年 1 2 月，馬禮遜牧師 

(R o b e r t  M o r r i s o n )  按立梁發為倫敦傳教會 

(London  Miss ionary  Soc ie ty )  牧師，使其成

為中國第一個改正教宣教士。
(2)
 此後梁發在廣

東、澳門、香港、麻六甲、新加坡等地傳播基

督福音，其經歷曲折而豐富。關於梁發，學界

眾多專家學者在宗教文化和中西交流等的研究

著作中都有所提及，但大多是對梁發生平事蹟

的概述，且篇幅較短，內容淺出。當然，也有

部分學者對梁發的某一方面情況進行過針對性

論述。雖然前輩們的成果眾多，但作為後學的

筆者總覺得對梁發的研究意猶未盡。筆者在搜

集史料的基礎上，更全面、詳細地展現了梁發

一生傳教的狀況；同時側重於對梁發作為一個

人的個體性研究，突出了對梁發性格的把握，

剖析了他信仰轉變的思想根源；通過對梁氏族

譜的分析，發現梁發的傳教也深刻改變了他的

家族內部的信仰結構。凡此種種，都是被人忽

略的一面，本文就此試作一二探究。

梁發遺像

(圖片來源：《中華最早的佈道者——梁發傳》麥沾恩著，

胡簪雲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出版，1959年2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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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經歷

梁發於乾隆戊申年 (1788) 七月二十七日酉

時出生於廣東省高明縣羅俊鄉西梁村 
(3)
 的貧苦農

民家庭，原名梁公發，又名梁阿發、梁亞發，字

濟南，號澄江。他的童年生活已經無從考據。他

因為家貧，十一歲才進入村塾讀書，最先讀《三

字經》，然後讀儒家的四書五經。他對中國自古

以來豐富的典籍有相當廣泛的涉獵，奠定了一生

工作所不能缺少的文學基礎。他所接受的儒家倫

理教育和忍耐、禮讓、勤苦、服從、克己等各方

面的訓練，都對其日後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

是由於家庭貧困，他僅在村塾讀了四年，十五歲

時輟學離家遠適廣州謀生；起初在十三行學造筆

之業，旋即棄去，而改習雕版，在一個業師手下

學習四年，技術日臻成熟。他也一道致力研究文

學，文筆不錯。由於勤學苦練，他成為技術精湛

的印刷工，任職於十三行的一家印刷廠。他所賺

的錢是有限的，時常往家裡寄錢，所剩無幾，大

概每逢清明節和新年回家一次。1810年，因母親

逝世而回家奔喪，那時梁發已經二十一歲，卻因

貧困仍然未婚。母喪之後，重回省城工作，不久

他遇見了讓他一生為之轉變的人物羅伯特·馬禮

遜 (Robert Morrison) 牧師 —— 西方派到中國大

陸的首位基督新教傳教士和後來的米憐牧師，從

此梁發開始了其曲折的、不平凡的人生。

信仰的轉變

梁發回到省城後，因其雕版印刷的技術精湛

而與馬禮遜牧師發生了接觸。關於馬禮遜牧師，

學界已有眾多研究成果，在此不再贅述。當時中

國政府由於“禮儀之爭”而施行禁教政策，英國

國內也存在一股反對海外傳教士去印度和遠東的

偏見 
(4)
，和中國進行貿易的東印度公司怕影響

其對華貿易也不願載馬禮遜來華。馬禮遜幾經輾

轉，從紐約出發，經爪哇、澳門，於1807年9月

7日到達廣州，標誌着基督新教在中國傳教的開

始。
(5)
 馬禮遜初到廣州面臨着艱巨的形勢：清政

府的限制，東印度公司的敵視，羅馬天主教的仇

視和嫉妒。這些因素都不利於他的傳教事業，迫

使他祇能隱藏身份，冒充美國人。兩年後，東印

度公司因為他熟悉中文，聘他為翻譯員。馬禮遜

要將其翻譯的聖經刊印出來，結識了技術精湛的雕

版印刷工人梁發，《使徒行傳》、《路加福音》和

《新約》等書籍的雕刻刊印多出自梁發之手。
(6)
 梁

發在雕刻刊印這些書籍時，起初出於好奇而閱讀

之，逐漸對經書的內容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

清廷頒佈了禁止基督教的諭旨〈西洋人傳教治罪

條例〉
(7)
，所以參與《聖經》等宗教書籍的印刷

是一件冒險的事情。梁發仍敢幫助外國人印《聖

經》，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他“為人之勇敢與富有

自主精神”
(8)
。1813年倫敦傳教會派遣米憐牧師

梁發故居

在荷城區政府和梁發曾外孫女許漢光博士的支持下，

於2004年在梁發故居的舊址上復建了故居。(圖片來

源：“廣州圖書館網站”，網址：http://www.gzlib.

gov.cn/shequ_info/ndgz/NDGZDetail.do?id=20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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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反對米憐牧師在中國居留，米憐祇得離開廣州

前往南洋群島並在那裡的華僑中間傳道。
(9)
 1815年

馬氏遣米憐前往麻六甲設立福音堂建立傳教基地

時，僱傭印刷工人數名與之同行，梁發就是其中

之一。那時候他竟肯漂洋過海，隨一外國人遠適

未知之國土，其心志之堅一覽無餘，說明他的傳

統理念在《聖經》的影響下已經開始逆轉。抵達

麻六甲後不久，他就成了一個熱心慕道的人。其

發生轉變的原因如下：首先是他與馬禮遜、米憐

等人的接觸，讓他逐漸瞭解傳教士這一新的外來

團體；其次，是他參與雕刻、印刷《聖經》等宗

教書籍，並被書中的理論所吸引。譬如他刊印米

憐牧師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記》和《耶穌傳》，時

常閱讀，且常去米憐家中做客，參加家庭禮拜，

聽其祈禱講道。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梁發最終

接受了基督福音。1816年11月3日，米憐牧師在麻

六甲傳道所為梁發施洗。但梁發受洗時卻要求在正

午12時進行，“正午十二時日影不偏不倚”
(10)

，說

明了他心中仍然存有中國人牢不可破的擇日迷信觀

念。他的內心深處是矛盾的，他在信仰轉變時的徘

徊主要表現在：一方面要剔除傳統的偶像崇拜，另

一方面又不能徹底拋棄傳統的遺存。
(11)

梁發出身於貧苦農民家庭，從小在村塾接受

的是中國傳統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經典。但後來何

以轉信基督，進而為傳播基督福音傾盡其畢生之

力，至死不移？是甚麼得以讓梁發改變了信仰？

筆者為此進行深入的探究。

英國傳教士麥沾恩 (George H. McNeur) 曾

利用到廣州傳教之際，搜集梁發的相關材料，著

有一書：Life of Leung Faat, with“Good Words 

Exhorting Mankind” by Leung Faat. 
(12)

 此書後由

胡簪雲譯述，並於1932年由上海廣學會出版，是

歷史上唯一為梁發著書立傳的書籍。書中有關梁

發自敍的記載，說明了他自身思想轉變的過程：

他最初信佛，後來由佛轉向基督。

米憐牧師

(圖片來源於《中華最早的佈道者——梁發傳》麥沾恩著，胡簪雲

譯，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出版，1959年2月再版。)

馬禮遜牧師

(圖片來源仝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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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信救世主之前，雖然自知有罪，但不

知如何而能獲救。我每逢朔望，必往廟內參

神，求神保佑，但我身雖拜神，而心則仍懷

惡念，說謊及欺騙別人之念永不能離我之心。

後來我與某傳教士同往麻六甲，彼當其家人宣

傳由耶穌而得救之教義。我雖參與彼之叙會，

然我之心實不在此也。有時我看彼等之聖經，

且聽彼解釋，但我卻不能完全了悟其意義。當

我聽聞傳教士勸人不可拜偶像之時，我常說：

此真是一種新奇宗教。照彼所云，則元寶、蠟

燭、金花、冥鏹，皆成無用，且是罪過矣。我

恐佛祖將因彼等褻瀆神明而降罰於其身，我且

靜觀彼等能繼續宣傳此種宗教否？
(13)

從梁發的自敍我們可以看出：梁發最初信奉

佛教，他自知有罪，承認“原罪說”，想從佛中

求得贖罪和解脫，故每逢朔望去廟中拜神，求神

保佑。但惡念仍不能離其心。後來他同米憐牧師

去麻六甲開創新的傳教基地時，受到基督聖經的

影響，而且他經常參加米憐牧師的家庭禮拜，時

常閱讀《聖經》，但未能完全明瞭其意。相對於

傳統的佛教信仰而言，傳教士的不拜偶像等規範

顯示了基督新教的新奇之處。面對這種背離傳統

信仰的新奇宗教，梁發最初持觀望態度，其內心

深處仍有懼怕的一面，擔心新教是褻瀆神明會遭

佛祖降罰，因而他沒有即刻轉變信仰，而是在徘

徊中面對新興的基督新教。再者，在1812年11月

8日，梁發請求馬禮遜為其洗禮，願意加入浸禮

會，但是卻不想讓他的兄弟們知道這一切 
(14)

，顯

示了他內心的矛盾。

在佛耶之間，梁發如何做出選擇？我們可以

從他的自述中發現他由佛轉向基督的思想變化歷

程：

一僧贈我佛經一卷，囑我每日讀一回，說

我如能唸至一千遍，則以前一生罪過都可以抹

除。此後我遂每日背誦此經，但一日晚間獨坐

時，自覺生平犯罪甚多，實非袖手不做一善事

徒然唸經所能獲救的。同時，我又聞傳教士等

由耶穌而赦罪之說，在閒暇之時我又自己查察

聖經，見經中嚴禁不潔、欺騙、拜偶等罪過，

於是我想此是一部勸人離惡之好書。而此書之

教訓又得耶穌之異蹟以為證明，此書必為真經

無疑。此後我遂留心聽人解釋聖經，而安息日

讀經時更為注意，而且求傳教士為我解釋。我

問彼：耶穌替人贖罪，究有何意？傳教士告

我：耶穌是上帝之子，被遣入世，為人罪受

苦，使所有信之者皆得拯救。以為我自覺是

罪人，我遂問彼：如何方能得救？彼答曰：如

你肯信耶穌，則上帝將認汝為義子，而在來世

賜爾以永生矣。回房後，我自念我是一個大罪

人，如不賴耶穌功德，上帝又焉能赦我？於是

我遂決志為耶穌之門徒而求受洗矣。
(15)

梁發自己承認有罪，決心贖罪。佛教的贖罪

方法是每日背誦佛經，但梁發覺得自己生平犯罪

甚多，“實非袖手不做一善事徒然唸經所能獲救

的”，佛的方法不能達到贖罪的目的。相比之

下，《聖經》中嚴禁不潔、欺騙、拜偶等罪過

的理念讓梁發覺得《聖經》是一部“勸人離惡之

好書”。再者，耶穌以身體力行之舉為世人贖罪

的做法，更讓梁發感動。梁發在贖罪觀念的驅使

下，追隨傳教士的腳步，“決志為耶穌之門徒而

求受洗矣”。

在梁發信仰轉變的過程中，《聖經》等宗教

書籍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由最初雕刻、印刷時

對宗教書籍的接觸，到閱讀時對基督教教義的漸

生好感，這些讓梁發在思想上逐漸背離了傳統的

儒佛信仰。米憐的《耶穌傳》用簡明的中文寫

成。這本有歷史和地理背景並且附有詳細註解的

書籍，使雕刻該書的梁發更清楚的認識了耶穌。

馬禮遜曾論及《聖經》對梁發的影響：

讀了《新約》的部分段落後，他發現這比

我們所印的其他任何書籍對他的頭腦更有教化

意義。自從那以來，他就被稱為因正義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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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苦難。在此，我希望先前陶冶他的上帝的

話語將繼續支撐他的信念。我相信他已經真正

地感受到神聖真理的力量，在這個偶像崇拜

的國家中，他是《聖經》產生效用的一個例

子。
(16)

衛三畏也說，中國“第一位信教者(指梁發)

就是通過閱讀他雕刻的印版而受影響皈依基督教

的”。
(17)

還有一點我們也要注意，梁發的出生地是廣

東省高明縣羅俊鄉西梁村，即今天的佛山市高明

區荷城街道西梁村。
(18)

 高明位於珠江三角洲腹

地，距廣州市區約68公里，東北界臨西江下游，

與南海、三水隔江相望，與澳門有水路直通，距

澳門約74海浬。這個有利的地理位置，為梁發日

後北上廣州，南下澳門、麻六甲等提供了有利的

地理條件。梁發的家鄉位於廣州和澳門之間，傳

教士北上南下的傳教活動較早衝擊並影響了這一

帶，對梁發的信教亦有一定的導向作用。

傳教歷程

1816年11月3日，梁發在麻六甲受洗，正式

成為基督新教的一員。受洗後，他過着嚴格的基

督徒生活，開始履行其傳播基督福音的職責。當

時米憐牧師得到了一部印刷機以及英文和馬來文

的鉛字，得到了梁發的協助，在麻六甲印刷書籍

和傳道。米憐又開始試辦學塾，資助貧困學童前

來就學，逐漸得到了家長們的信任。經過精心的

籌備，1818年11月11日，英華書院在米憐主持下

在麻六甲舉行奠基禮。身為米憐助手的梁發對此

起到了協助作用，英華書院也成為梁發在麻六甲

梁發先生於1832年刋印之勸世良言木刻原版。

(圖片來源於《中華最早的佈道者——梁發傳》〈附勸世良言〉，麥沾恩著，胡簪雲譯，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出版，1959年2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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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道和傳教的場所。(英華書院於

1843年遷移到香港，不久改為神

學院，專門培養傳教人才) 馬禮

遜曾敍說該校的辦學宗旨：

施行雙軌教育制，既教

授中文，也教授歐洲文字，

一方面令歐籍學生學習中國

語言和文字，另一方面使恒

河以東國家(包括中國、交趾

支那、東馬來群島的華人聚

居區、琉球地區、高麗和日

本)的學生學習英文和歐洲的

文學和科學，盼最終給學生

以積極的影響，系統地教授

學生基督教的真諦和東半球

的一般文化知識。
(19)

1819年，米憐夫人去世。她曾教梁發如何建

立一個基督化家庭而成為其摯友，她的離世使寄

寓異國的梁發思鄉之情倍增。一個月後，梁發返

回廣東。回到家鄉高明縣後，他娶妻黎氏。當看

到他的家人和親友都為偶像崇拜所迷惑時，他大

起憐憫之心，遂決心拯救鄉人，寫了一本佈道小

書，名為“救世錄撮要略解”。這是第一本用中

文寫成的改正教佈道書籍
 (20)

，共37頁，書中講

到偶像之無用和改信基督之必要。他把此書交給

馬禮遜看後得到贊賞，付梓印刷二百本，以備分

贈予親友。但是印書之事被人告到官府，梁發和

書籍印版同時被解送到縣府，書籍木板被燬，梁

發被囚，挨了三十大板，經馬禮遜等人的極力營

救，交了罰金，始蒙釋放。梁發得釋後回家鄉與

親友團聚了四十天。馬禮遜對梁發的這次遭遇頗

為贊賞，他在日記上寫道：

我甚喜此中國基督徒為基督而受苦，非為

己罪而受苦。我們一般人和他本人都不必把他

那入獄之事引為恥辱。在基督福音散播此地之

初，必須有殉道者之血以為灌溉，然後福音能

廣布四境。
(21)

1819年11月，馬禮遜將《聖經》全書翻譯

成中文。基督教的經典《聖經》得以完整地譯成

中文介紹到中國，馬禮遜是第一人。
(22)

 1820年

春，梁發重往麻六甲協助米憐牧師傳道，後來又

回家鄉。原因有二：其一，妻子黎氏將要生產；

其二，引導黎氏轉信耶穌。這兩件事進行得都很

順利，特別是他成功地說服妻子，並為之洗禮，

使黎氏成為中國第一個信奉改正教的婦人。
(23)

 黎

氏的受洗是梁發傳播基督福音的第一個勝利品，

進而使他們成為中國第一對基督徒夫婦。梁發傳

教事業有了妻子的支持。他準備到米憐牧師那裡

去繼續學道的計劃得到了妻子的極力讚同。1820

年，梁發在讀《聖經》時獲得啟示，編寫和印刷

了《新約全書釋義》，得到馬禮遜很高的評價：

比以前我們出版的任何中文書或勸世文好

得多，我希望梁發能繼續用上帝賜給他的啟示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圖片來源：樂拓〈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梁發〉《嶺南文史》，200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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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撰他的心得。我相信梁發已真正感受到聖言

的能力，這是在充滿偶像崇拜的中國人中善於

用聖經闡明真理的一個好榜樣。
(24)

米憐牧師對梁發的熱心學習和傳教也持肯定

和讚許的態度，他在1820年11月3日給馬禮遜的

信中提到了對梁發的期望：

希望馬禮遜在回國前為梁發舉行按手禮，

如果能有一個中國籍的傳道人，在我這個小小

的英華書院接受兩三年的訓練，然後派他去中

國傳播福音，我們將會多麼地感謝上帝和得到

安慰啊！
(25)

1821年，梁發告別妻子。回到麻六甲後，米

憐待之如兄弟，支持他專心研究聖經。1822年6

月2日，米憐牧師患肺病去世，年僅37歲。作為

自己的業師和摯友，梁發感到萬分悲痛。米憐牧

師是一個熱情進取而有決心的人。他曾經翻譯《聖

經》的一部分，又編輯一種華文月報《察世俗每

月統計傳》，由英華書院出版。他一生譯著了許

多華文佈道小冊子，如1818年著的《兩友相論》，

出版時印了兩千本。米憐去世後，梁發離開麻

六甲回到故鄉高明縣，屢次勸其父親信教，終

歸徒然。1823年，梁發帶領三名印刷工在麻六

甲將馬禮遜的中譯本《聖經》刻印出版，被馬

禮遜稱為“最先開始也是最後完成印刷聖經的

人”
(26)

。1823年11月20日，梁發將其年僅三歲的

兒子梁進德帶至澳門，由馬禮遜為之施洗。馬氏

希望“這個中國基督徒家庭能為主所用，使福音

的真理，能在這異教之地得以廣傳”
(27)

。1823年

12月，馬禮遜在離開中國返回英國之前，經過慎

重考慮，決定按立與他共事達八年之久的梁發為

傳道人，囑他繼續相機進行傳道工作，得到倫敦

公理會的正式批准。梁發因此而成為中國第一位

華人牧師，自此以後，他的薪水由倫敦佈道會發

放。1826年9月10日，馬禮遜攜其新夫人及幼兒

重返澳門後，梁發向其呈現《希伯來書註釋》和

《真傳救世文》兩本書。他在書中強調宗教的本

土化，用地方固有的宗教名詞來宣傳基督新教。

馬禮遜卻認為梁發的這種傳教方法還保留異教信

仰中的影響，但是對於梁發鞠躬盡瘁為基督効勞

的做法表示十分滿意。此外，梁發還編寫了與人

討論宗教的談話集。1826年11月，梁發第一次致

信倫敦佈道會，此後又寫了多封信。他在信中表

達了他對真主的信仰，以及要把福音傳播給國人

的堅定決心。1827年梁發住在澳門跟隨馬禮遜學

道。馬禮遜在9月18日這天寫下一段話論及梁發

的品格和工作、學習的狀況：

梁發每日前來求我為之解釋其不能瞭解之

點，進而將所得以筆記之。亞發最長於祈禱，

當彼跪下祈禱之際，最能顯出彼之虔誠。彼天

性暴躁易怒，而彼之態度又常為彼之國人所不

喜。因彼公言彼是基督徒，故我家中之非基督

徒工人咸譏謗彼為背棄歷代祖宗所信宗教之

人，且為賣國奸賊。梁發曾取保羅致羅馬人

書而意譯之，此書對於我輩外國傳教士甚為

有用，因此書提示我儕可自評其觀念之錯誤

而改正之。
(28)

從中可以看出：梁發的性格是“天性暴躁易

怒”。他的為人處事的態度不被人們所喜歡，而這

種性格對其後來的傳教成果 —— 勸說信奉新教的人

數少有一定的影響；他的信教不被人們所理解，反而

被認為“背棄祖宗”，是“賣國奸賊”。在此種情

況下，梁發依然堅持自己的信仰，虔誠地學道，

意譯書籍，可見其對新教信仰的心志之堅。1827

年9月26日，梁發辭別馬禮遜回到故鄉。他覺得

傳揚聖道最能實行的方法是著作佈道小書分與國

人，但是他卻得不到英國教會的資金支持以印刷

小書，祇能自籌錢款。回到家鄉後，梁發發現他

的同鄉少年古天青對聖道很感興趣，就設法對其

講道勸說。1828年1月，梁發為古天青施洗入教。

後來他二人在高明合辦一所私塾，這是中國內地第

一所改正教教育機關。
(29)

 此私塾的建立，是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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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教策略：利用中國歷來尊師重道的傳統思想

進行傳教，把私塾作為其講道之場所。但是事與

願違，他的私塾不容於當地的封建禮教，他的講道

也不容於其鄉人。人們認為他的佈道是迷信邪說，

群起而攻之，搗毀私塾。梁發不得已逃到澳門馬禮

遜家中，繼續研究《聖經》和著作佈道小書。

他著作的佈道小書共有十二種，其中有一種是

為兒童而作，可見梁發注重傳教的啟蒙性。1829年

的大部分時間，梁發都住在澳門，在研習《聖經》

和著作傳道小書的同時還教授一班兒童。到了12

月，他辭別馬氏，去印刷著作的傳道小書。

1830年春，曾在麻六甲為傳教士做過多年印

刷工作、受業於梁發的屈亞昂在澳門馬禮遜家中

受洗入教，這也是梁發傳教成果之體現。屈亞昂

入教後，協助梁發辦理傳道和文字工作。(從1831

年起，屈亞昂受僱於倫敦傳教會，綜其一生，他

的忍耐與堅信的品格，讓馬禮遜非常滿意。) 不

久，傳教之事受人告發，他輾轉麻六甲、香港等

地，仍然忠心傳道。1830年2月，美國第一位傳

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牧師抵達

廣州。隨後，雅裨理 (Abeel)牧師也由美國來到廣

州。3月25日，在馬禮遜的介紹下，兩位美國牧師

與梁發齊聚馬禮遜家中，這是美國新教教會和中

國新教教會的第一次直接會面，他們對梁發讀的

《路加》十章的禱文感受頗深。馬禮遜還讓梁發

給美部會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 秘書伊瓦慈寫信。此信寫於

1830年3月25日，經裨治文翻譯後，在波士頓的

《傳教先驅》月刊上發表，其主要內容是表達梁

發對基督教的信仰。
(30)

 馬禮遜實際上通過這些

方式使梁發在為倫敦會服務的同時，又與美部會

合作。作為美部會傳教士，裨治文也獲得了與馬禮

遜一樣對梁發以及他所掌握的一小批中國信徒進行

指導和利用的權力。
(31)

 裨治文在馬氏的建議下，為

梁發編寫的傳教小冊子提供一些基本的材料，並且

由美部會和美國聖經會 (American Tract and Bible 

Society) 出資印刷的傳教小冊子，大都由梁發等在

廣東、廣西散發。
(32)

1830年5月28日到7月14日，梁發和屈亞昂同

往廣州西南的高州傳道。在出發之前，梁發回高

明家中小住幾天，把編寫的《真道尋源》、《靈魂

篇》和《異端論》刊印好，預備到高州去把這些

書籍分派給各縣來城應考的生童。由此可以看出

梁發傳教的遠見卓識：先影響讀書人，再由他們

把真道帶至各方。

1830年7月14日，梁發和屈亞昂由高州回到

省城，住在一林姓開的旅館，他在旅館中也不忘

向人傳播福音。店主林先生和住店的客人李新對

他的講道很感興趣。最初林先生在是否受洗的問

題上很猶豫，他傾向耶穌，又沒勇氣丟掉固有的

神祗，他的忠孝綱常等倫理觀念很深。梁發屢次

向他灌輸“領受洗禮是靈魂得救”的道理，終於

在1831年2月對林先生進行施洗。由於林先生在

信仰上的不堅定，其受洗後的結果如何，不得而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梁發紀念禮拜堂

(圖片來源：“荷城文化站”，網址：http://culture.gaoming.gov.cn/news_show.asp?wt_id=193)

11-RCC88-3.indd   108 1/20/14   4:05 PM



109 文 化 雜 誌 2013

宗

教

梁
發
：
中
國
最
早
的
改
正
教
宣
教
士

知，在《教會人名錄》中沒有他的名字。李新和

林先生同時接受洗禮，他後來做了梁發的助手，

協助其傳教。同一年，梁發又為另三個人施洗，

他們是父子三人，都要做耶穌基督的門徒。教友

人數的增加和當時政府的相對寬容，再加上梁發

等人的努力，一年之內，他們印送小書和聖經日

課至七萬冊之多。
(33)

 1831年7月，梁發忙於編寫

《聖經課》。1832年梁發為七個人施洗。1833年

9月，廣州府試期間士子雲集城內，僅在9月14日

當天，梁發就發放小書四百本和《雜聞篇》四百多

份。
(34)

 1833年10月，美國傳教士衛三畏 (Dr. Wetts 

Williams) 牧師抵達廣州，與梁發相見後說：

他現在盡力從事於著書，而且已經派過數千

本了。不久以前，廣州舉行府試，有兩萬五千個

童生從各縣到廣州來。梁發僱苦力數人把他的箱

子抬到貢院前面去，他在那裏盡力把生命之道傳

播與這些智識階級的青年，如是者三日。
(35)

衛三畏的言語凸顯了梁發的傳教方法及其對

傳教事業的執着和堅定的態度。1834年8月1日，

馬禮遜牧師溘然長逝。馬禮遜開創的譯經、出

版、辦報、開醫館、設學校等活動都為後來的新

教傳教士所承襲，成為他們在華進行傳教的主要

方式。“馬禮遜之來華，對於中國學術之傳播實

有創導之功。”
(36)

 馬禮遜的辭世讓梁發感到生

命之短促，促使他更加努力工作。適逢廣州三年

一次的鄉試，梁發乘這個機會將他的宗教小書分

送給各鄉來的秀才。但這次卻不同於以前，因受

律勞卑 (William John Napier) 事件 
(37)

 的影響，

宗教與政治糾結在一起，梁發傳英人之教的傳教

行動受人告發，被人誤解為通敵賣國。廣東當局

對梁發等人進行搜捕，逮捕了其助手周亞生、梁

亞新、吳英泰、吳亞清、黃興愛等人。梁發攜同

妻兒逃至江門，後來輾轉澳門，得到裨治文和馬

儒翰的救助，交了八百元罰款，被捕之人始得釋

放。鄉人們因這次災禍受到牽連，因而痛恨梁

發，不願他在村中居住。梁發祇好遷到廣州河南

的一個名叫龍尾導 [渡] 的村子。面對失去祖業和

鄉人的仇視，梁發曾用保羅的話自慰：“我無所

誇，惟誇我主耶穌基督之十字架耳；我為世人而

釘於我主之十字架上，誠無上之光榮也。”
(38)

 從

中可以看出：梁發為傳教已經做好了犧牲自我的

準備。搬家後，他又乘船到達新加坡、麻六甲，

在那裡的華僑群體中做傳道工作。1834年，梁發

在給美部會的一封信中列出了除己之外的十二名

中國信徒的姓名 
(39)

：Le She (黎氏，梁發之妻), 

Leang Atih  (梁阿德，梁發之子)，Leang Achin, 

Leang Asun, Leang Ataou, Le Asin, Chow Asin, 

Woo Achang, Ashun, Afuh, Lew Chechang, and 

Keuh Agang. 這些人中，有些是馬禮遜在廣州施

洗的，有些是梁發自己施洗的。1835年梁發與創

制活版華文鉛字的戴耳 (Dyer) 牧師共事。戴耳

在麻六甲鑄造鉛活字，其字模之完成，也可能得

到梁發之幫助。
(40)

 1835年留在廣州的屈亞昂被

人告發與洋人勾結，遭到官府的搜捕。他於1836

年逃到麻六甲，同梁發會合，共同在南洋一帶的

華人中傳道。1836年10月5日，伯駕、裨治文等

人籌備成立中國醫務傳道會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41)

，通過為人治病來消除民眾對

傳教士的排斥情緒，進而向他們傳授醫學知識和

高明區荷城街道三洲梁發紀念堂

(圖片來源：“荷城文化站”，網址：http://culture.

gaoming.gov.cn/news_show.asp?wt_id=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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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福音。1837年梁發和屈亞昂在麻六甲的傳教

取得較大的成就 
(42)

：四月份有二十人受洗入教，

五月份有十人受洗入教。這一年，梁發襄助美國

公理會差會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的杜里時 (Tracy) 牧師翻譯

了《新加坡栽種會敬告中國務農之人》一書，以

期對中國農業有所貢獻。梁發此前早已認識到鴉

片對中國人身體和精神的種種罪惡，他於1837年

在麻六甲時寫了〈鴉片速改文〉
(43)

，勸人戒除吸

食鴉片的惡習，呼籲所有的基督徒遠離鴉片，並

且要求西方傳教士勸說各自國家停止輸入鴉片到

中國，以杜絕鴉片的來源。梁發的禁毒呼聲是很

有遠見的，雖然沒有得到歐美殖民政府的絲毫回

應，但是卻為林則徐廣州禁煙所採納。

1838年2月21日中國醫務傳道會在廣州成立。

該傳道會不僅訓練了眾多中國助手，還為梁發的

傳教活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1839年底，梁發回

到廣州，適逢林則徐到廣州查禁鴉片。同年，與

梁發頗有淵源的兩位牧師來到中國：其一，合信 

(Dr. Hobson) 醫生，他是馬禮遜的長婿，受倫敦

佈道會的派遣來到中國 (當時正逢鴉片戰爭，合信

先到澳門，再到香港)，來華後繼續保持同梁發的

密切關係；其二，美魏茶 (William Charles Milne) 

牧師，他是米憐牧師的兒子 (美魏茶當初出生在梁

發初次隨米憐去麻六甲的船上 
(44)

，與梁發頗有機

緣)，也被派遣到中國，來華後住在澳門，未能與

梁發會晤，但是有書信往來。1839年，欽差大臣

林則徐抵粵後曾到伯駕開設的博濟醫院看病，恰

巧遇見正在醫院為病人宣道的梁發。當伯駕在給

林則徐診病時，梁發陪同在旁做翻譯，並將早已

寫好的〈鴉片速改文〉一書獻給林則徐，暢言禁絕

鴉片之毒瘤，並獻言獻策，得到林則徐的讚許。

鴉片戰爭爆發前，梁發曾去拜訪英國駐廣州領事

館馬儒翰 (馬禮遜之子)，想請他出面調停勸阻戰

爭的爆發，雖努力卻失敗。鴉片戰爭期間，梁發

在廣州及附近各地工作。1840年3-4月，梁發施洗了

四個人，同時他還去博濟醫院向病人講道，收到很

好的效果。他說明在醫院佈道的原因：

當我在街上或村中告人以拜偶像之愚蠢

時，彼等常譏笑我，但當人有病而獲痊癒時，

則其心甚柔軟易受感化也。
(45)

1841年9月，梁發前往澳門拜訪居住在那裡

的幾位傳教士：雒魏林 (Lockhart) 醫生、合信醫

生和美魏茶牧師，與他們共敍舊情之樂，還向他

們家中的僕役讀經講道，並寫了《赦世之神諭》

一書。1842年鴉片戰爭以簽訂〈江寧條約〉而結

束，這使傳教活動獲得空前發展。倫敦佈道會決

定將東方傳教中心從麻六甲遷到香港，同遷的還

有英華書院。與書院校長理雅各 (Legge) 同到香

港的有一個叫何進善的人，後改名為何福堂。他

曾幫助梁發在廣州和香港等地做傳道工作。1846

年10月11日，何進善在香港合眾禮拜堂內受封為

牧師，成為繼梁發之後獲得這一資格的第二位中

國人，中國基督教的第二位牧師。此後他繼續努

力於傳道的工作。由於在佈道方面的傑出才能，

他受到在香港的各國傳教士的稱讚。他還到廣東

一些地方傳教，曾經同湛約翰 (Chalmars) 牧師

到佛山創設倫敦會禮拜堂。1843年，梁發從廣州

到香港，與何福堂共同傳道，創設了許多宣教機

關。
(46)

 但是在這一年，梁發與共事多年的屈亞

昂因意見不合而吵翻。1844年7月3日，清政府

與美國簽訂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和〈海關稅

則〉條約 (即〈望廈條約〉)，第十七款允許合眾

國民人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禮拜堂；1844年8月

14日，清政府與法國簽訂〈黃埔條約〉，第二十

二款規定法國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禮拜堂並得

到清政府的保護，這些條款使基督教在中國取得

合法傳播的地位，為梁發等傳教提供了政策上的

便利。1844年9月25日，英國聖公會佈道會派遣

來華的四美牧師 (Rev. George Smith) 和麥麗芝

牧師 (Rev.  Thomas McClatchie) 抵達香港，此行

目的是對香港和五個通商口岸進行走訪，報告各

個口岸開教的相對優勢。10月3日，四美牧師在伯

駕家中和梁發會面。梁發感到他們之間有一種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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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友誼，共同祈禱、同守聖餐、共唱聖詩。1845

年，梁發與屈亞昂共同參加在香港舉行的紀念倫敦

佈道會五十週年的祈禱會，兩人擯棄前嫌，重歸和

好。1845年7月，紀里士卑 (Gillespie) 牧師與梁發

在廣州南郊的新沙合租房屋居住，不久，紀里士卑

去香港主持教務會務。由於當時英國通過戰爭和不

平等條約割佔香港島，新沙居民懷疑梁發受英國政

府僱傭以助英人滅亡中國之計劃，於是把賣國賊之

名加於梁發，搗毀其屋，迫使梁發離開。同年年

底，梁發在博濟醫院舉辦每週禮拜叙會：

第一次的禮拜叙會是在十二月二十九舉行

的，赴會者約有華人八十人，西國傳教士有十人；

第二次到會者有一百八十人；第三次的人數增加到

了二百；因此梁先生相信從醫藥的工作上去宣傳福

音是最有效力的。那種禮拜叙會繼續了三年半之

久，先後去叙會的人共計有一萬五千人之多。
(47)

梁發通過在醫院向人們講道，傳播基督福

音。1846年10月18日，梁發自己出資成立一個福

音堂，“先後向一百三十人宣道，分送聖經六十

八份，小書二百十八本。他曾為四個婦人和孩子

洗禮。”
(48)

 梁發不僅在自己的福音堂傳道，還去

醫院為人們宣道：

在醫院那裡，他的聽眾共有男子二千四百

八十七人，女子和小孩五百五十人。在醫院那

裡，他先後分送了聖經三百十二份，小書一千

五百六十八本。[⋯⋯] 梁先生在病人就診的時

候，向他們講道。[⋯⋯] 在1848年夏季，平均

每日有病人二百五十人前來就醫。每晨九時三

十分，梁先生向著來就醫的眾病人面前宣教，

同時又分給每個病人小書一本和簡單的禱文一

張。當醫生忙着在送診處臨症的時候，宣教士

仍繼續在候診處勸導病人。
(49)

梁發對傳教孜孜不倦的態度得到了合信醫生

的讚許 ——

我對於老友梁發是非常滿意的。他忠心

盡力，用最聰明的方法宣傳《福音》。他的

演講，人都注意傾聽，聽後都十分感動。他

一方面盡其責任，一方面他自己的靈性亦得

長進。他因天國有降臨的希望，所以心中常

是快樂的。他的祈禱是一個基督徒的真心表

現。當他這樣熱情地和虔誠地將他的祈禱獻

上那施恩的帝座時，凡是在場的人，耳與靈

都感到愉快。
(50)

可見，梁發對傳教的盡職盡責不僅愉悅了他

人，也提昇了自己。1849年是廣州教會工作興

旺的一年，在廣州居住的傳教士共有十四人，

梁發則繼續在醫院裡宣道。1850年，一個從東

莞到省城的叫周學的青年人對基督教很感興趣，

讀過很多派發的小書，後被梁發施洗，皈依基

督，成為梁發的得力助手。他在梁發逝世後繼續

在醫院為病人宣道，後來到澳門與英國衛司理會 

(Wesleyans) 的俾士 (Piercy) 牧師共事。周學最

後進了循道會，在那裡服務了四十五年之久，從

事的工作是訓練傳道士，培養了許多宣教人材。

這些宣教士又影響和感化了很多人，進而將梁發

所開闢的土地繼續拓展開來。1852年7月15日，

梁發給倫敦佈道會寫了封信，也是最後一封信。

在信中，他回顧了自己數年來的工作，歎息國人

偶像崇拜之堅固，並請求倫敦佈道會派遣更多的

傳教士來華，雖然他的傳教工作進展緩慢，但始

終堅持。
(51)

 1853年，英國衛司理會派遣的第一批

傳教士抵達廣州， 這讓梁發感到十分高興，他們

同在俾士牧師家中叙會。是年，梁發與合信醫生

忙着雕版的工作，要印行一萬本新約。1854年的

梁發已顯示出龍鍾之象。1855年2月20日，合信

醫生在一封信中說到梁發：

梁亞發已日見衰弱，然仍繼續為福音中可

寶之真理作證，洵可敬佩。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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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4月12日3點，梁發離世。這一年受洗

入教的有十五人。

以上所述是梁發的傳教歷程，在此我們要注

意一點：他的傳教收到多大成效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他傳教時的社會環境。梁

發經歷了康乾盛世的末期、嘉慶和道光時的漸

衰、咸豐年間的大亂。康乾盛世末期的清朝，

雖然社會積弊已顯露，但天朝上國，物產豐富，

無所不有，盛世的餘流也能讓人們繼續擁有安享

太平、墨守陳規的傳統觀念。自古以來的孔孟之

道成為自上而下信仰的基石，加上閉關鎖國和盲

目排外的政策，人們很難去接受外來事物，更甭

說是顛覆傳統信仰的基督新教。但是早期來華的

傳教士開始衝擊着這個國度的信仰。1610年利

瑪竇 (Matteo Ricci) 去世後，他的繼承人龍華民 

(Nicolas Longobardi) 開始發起禮儀之爭，綿延

了百年之久，終在康熙末年，清政府開始採取禁

教政策。1810年，嘉慶帝命刑部制定〈西洋人傳

教治罪條例〉規定：“嗣後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經

卷，倡立講會，蠱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

轉為傳習，並私立名號，煽惑民眾，確有實據，

為首者定為絞決。其傳教煽惑，而人數不多，亦

無名號者，着定為絞候。”
(53)

 清政府還明令禁

止傳教士刻書傳教：“嗣後着管理西洋堂務大臣

留心稽查，如有西洋人私刊書籍，即行查出銷

毀，並隨時諭知在京之西洋人，務當安分學藝，

不得與內地人民往來結交。仍着提督衙門五城順

天府，將坊肆私刊書籍一體查銷，不得任聽胥役

藉端滋擾。”
(54)

 道光帝曾下令：“嗣後傳習天

主教人犯⋯⋯如免罪之後，復犯習教，除犯該

死罪外，餘俱於應得本罪上加一等治罪。”
(55) 

1814年3月12日，中國澳門地方官頒佈法令禁止

澳門原住居民信仰外國宗教。
(56)

 可見政府採取

的是禁教政策。當時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也互不

相容，澳門的天主教牧師認為馬禮遜到澳門是

為了反對他們
(57)

，“凡有和馬禮遜往來或接受他

的書，或幫助他作中國書，都是可詛咒的，統逐之

出教”
(58)

。梁發自己也說 “定時天主教之人，造

化異端，誘惑世上之人，這些邪教異端，祇可哄

騙外國不識道理之人，我們大國文理人物，豈信

此邪道哉？”
(59)

 他將天主教斥為邪教異端，那麼

他的傳教也會受到天主教徒的阻撓。再者，當時

民眾的傳統理念也排斥新教的傳播。因此，梁發

在最初傳教時所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例如1828

年，梁發和古天青在家鄉高明合辦一所基督教化

的私塾，被人們認為是迷信邪說。人們群起而攻

之，搗毀私塾，迫使梁發逃到澳門。到1833年，

中國差會成立二十五年，總共才十人入教，包括

梁發、丘安、李興等人。
(60)

 1834年梁發因傳教被

官府搜捕，其鄉人也受其所累，他因此遭到鄉人

的嫉恨。既不容於官府，也不容於鄉人，他祇得

在外流離，最後被迫搬到龍尾導居住，更別說勸

人信奉新教了。1845年，梁發在博濟醫院每週舉

辦禮拜會，持續三年半之久，先後去敘會的共計

有一萬五千人之多，但是真心研究教理的人祇有

三個，而受洗歸主的竟一個都沒有！
(61) 

1849年，

每天去合信醫院的人數減少了很多，原因是一般

人都認為本國自古以來的聖賢教訓是至高無上

的，因此對梁發所講的外國之道感到厭煩。雖然

有的人似乎對梁發的佈道很感興趣，但最後被梁

發施洗時，他們卻說：“如果我們做了基督徒，

那麼，每月可有多少收入呢？”
(62)

 由此可見，

儘管梁發為傳教盡職盡責，但是接受洗禮入教的

人數卻是少之又少。

合信在給杜德民 (Tudam) 牧師的信中談論到

對梁發宣教成果的看法：

他是一個衷心的宣教士，卻並不是一個成

功的宣教士。他祇感化了極少數的人，而且他

所施洗的人之中有幾個人在幾年之後重復陷入

偶拜和罪惡之中。他的基督徒生活，也常有不

健全的混合物在內，但是他能始終堅守他在《聖

經》中所學得的真理，至死不違。
(63)

儘管梁發等人努力傳教，可是基督新教在中

國的發展並不快，梁發對此也甚是愁苦，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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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心絕望，在合信醫生的的勉勵下繼續堅持。
(64)

 

直至梁發去世，廣東真正受洗皈依基督的祇有二

十多人，其中祇有李新、周學等極少數幾個熱心

傳教，其他人均漸漸疏遠。如梁發之子梁進德，

他在傳教士的培養下長大，但後來卻基本不參與

基督福音傳播之事業，也不願在公開場合承認自

己是基督教徒。

梁發盡職盡責地傳播基督福音，耗其畢生之

精力，但是最後接受施洗入教的人卻很少。我們

能說他的傳教失敗了嗎？

保羅·科恩曾說：“評價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

標準，不在於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於它為後來

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礎。”
(65)

 米憐牧師認為成功可

以看作有兩種：“一種是為基督教真理的廣泛傳

播準備好了方法，奠定了基礎；一種為確實使許多

人轉向正義。恒河外方傳教會可視作前者的典型。

至於後者，乃是我們特別渴望並且真誠祈求能有的

效果。”
(66)

 總之，初期的傳教工作“奠定了更正

教在中國的基礎，受洗的人數雖不到百人，然而

他們所發生的影響卻是很大的。例如梁發，從他

一人的熱心,收得了多少的果子。”
(67)

 所以，我

們不能以梁發施洗的人數多少作為衡量其傳教成

功與失敗的標準。雖然梁發施洗入教的人數少，

但是他的傳教為基督新教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起

推動作用，對中國社會的許多方面產生了大的影

響，這一點將在後面論述。

佈道書籍

要傳播基督福音，梁發首先要閱讀《聖經》對

象，自身要具備宗教理論知識，才能將其解讀給別

人聽。當時馬禮遜已經將《聖經》翻譯成中文，但

是中譯版的《聖經》缺點頗多，有的譯文所採用的

文體與本土方言相差甚遠，有的用字太多，有的句

法混亂，以致意義晦暗不明，深奧神秘的《聖經》

加上晦澀不明的文體更讓人難以理解。再則由於後

來的“委辦本”與“譯名之爭”
(68)

，捲入這場爭論

的傳教士都將自己維護的譯法看作是唯一正確的。

他們對《聖經》譯法的分歧主要在於對中國宗教觀

念甚至西方本身的宗教觀念的不同理解，進而涉及

對整個中國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不同理解。
(69)

 美都

司 (Meadows) 牧師曾經承認梁發的文體反映着熱

忱和犧牲精神，但他也說：“梁發的文體大部分是

建立於那與當地言語不合的聖經譯文和他的外國僱

主所作的神學論文之上的，因此，他的作品很是晦

澀，令人不堪卒讀。”
(70)

 其實美都司牧師指出的則

是馬禮遜的中譯版《聖經》存在的問題，因為梁發

開始閱讀和刊印的《聖經》實則是馬禮遜翻譯的。

梁發自知自身缺乏文學修養，常常虛心接受別人對

其作品的批評並做出改正，使作品有所進步。
(71) 

他

對於美都司牧師指出的這一問題，做出一些改正，

先將譯文修正，使其合乎中國方言，然後再刊行。

他著作傳道小書的目的就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

闡述《聖經》，使其表述平民化，易於讀者和聽者

理解、明白。這種做法反映了梁發傳教的方法：將

宗教本土化，首先將其著作本土化，使其符合普通

民眾的習慣要求。

梁發從不用他的真實姓名發表作品，他有時

署名學善者，有時署名學善居士 
(72)

，其著作歸

納如下：

1819年在廣州著《救世錄撮要略解》，共37

頁，這是第一本用中文寫成的改正教佈道書籍。

梁發在此書序言中力言造物主上帝為吾人崇拜的

對象。除正文外，該書還附了聖經數段，禱文數

篇，聖詩三首和十誡。梁發因著此書而被捕受

罰，書的版本也被沒收焚燬。

1828年在廣州著《熟學聖禮略論》，共9頁。

此書是作者宗教生活悔改、受洗和後來所得經驗

的自述。

1829年在麻六甲著《真道問答淺解》，共

14頁。

1830在家鄉高明編寫《真道尋源》、《靈魂

篇》和《異端論》等佈道書籍，還著有《熟學聖

理略論》和《真教救世文》等。

1831年在廣州著《聖經日課初學便用》，此

書係英國及外地學校協會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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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Society) 所出的《聖經》課本的翻譯。由

廣州地方的英美人和商行捐資鐫版及印行。1832

年由英國及外地學校協會出資再版。

1832年在廣州著《初學便用勸世良言小書》(簡

稱 《勸世良言》)，這是一種包含九種小書的一

個集子，由馬禮遜先生代為校訂付印。此書共有

九卷：卷一真傳救世文，卷二崇真辟邪論，卷三

真經聖理，卷四聖經雜解，卷五聖經雜論，卷六

熟學真理論，卷七安危獲福篇，卷八真經格言，

卷九古經輯要。這些小書大部分是集聖經章節而

成的，餘則結合中國人情風俗，借用某些儒家言

論，闡發基督新教基本教義，“勸人勿貪世上之

福，克己安貧，以求死後永享天堂之真福”、讓

人崇拜上帝“獨一真神”，“安於天命”、“安

貧守分”。 梁發在麻六甲改編此書，將九本分

印成單行本，將其中的四本在新加坡再版，書名

為“揀選勸世要言”。後來梁發將九種小書編譯

成一書，在新加坡出版名為“求福免禍要論”。

這部書是洪秀全獲得基督教神學知識的最初來

源。洪秀全以拜上帝的方式組織和發動了太平天

國運動，對近代中國產生深遠的影響。

1833年在澳門著《祈禱文贊神詩》共60頁。

這是英國聖公會的早禱文，禱文為梁發所譯，而

聖詩則由馬禮遜及其他傳教士所譯。

1841年在澳門寫了《赦世之神諭》。

另：從1826年11月起，至1852年7月，梁發多

次寫信給倫敦佈道會，闡明自己的宗教觀點和傳

教情況。其中，1830年3月25日，梁發給美部會

寫的一封闡明自己對基督信仰的信經裨治文牧師

翻譯後，在《傳教先驅》月刊上發表。

此外，梁發在麻六甲時，以匿名的方式在《察

世俗每月統記傳》上發表多篇文章。

傳教的社會影響

梁發傳教四十載，雖然勸說入教的人不多，

但其為傳教身體力行，盡職盡責，始終恪守信念

並為之奮鬥。其傳播基督新教產生了較大的社會

影響：他在家鄉宣揚獨拜上帝真神，雖然成效不

大，卻開啟了廢除偶像崇拜的先例；他建立的基

督化私塾，衝擊了中國傳統的學塾；他為傳教而

參與創辦中文報刊，為近代中國報業和中西文化

交流做出應有的貢獻；他培養了一些教徒，準備

了傳教的生力軍，繼續未竟之事業；他的佈道小

書《勸世良言》影響了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和馮

雲山等人，是洪秀全宗教思想的淵源所在。

米憐牧師曾說：“當一個傳道人不能親身出

發傳道時，他的責任就是派最方便的代表(書籍)

出去，誰能說這個小小的平安使者不會先把主的

道路舖直，先把一個民族為祂預備好呢?”
(73)

 梁發

將他所著的《勸世良言》派發出去正是應驗了這

句話。在廣州考試落第的洪秀全看到了這本書，

服膺基督真神。他曾去拜訪在廣州的美國基督教

南浸禮會的羅孝全 (Roberts) 牧師，前後“學道”

約有兩個多月，並要求受洗入教。但是羅孝全認

為他的神學觀念有些怪誕不經而拒絕為之洗禮。

洪秀全就回去發起了拜上帝會，以宗教為幌子發

動太平天國運動。梁發的《勸世良言》是闡發基

督新教基本教義的佈道書，宣揚基督福音，破除

偶像崇拜，宣揚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號召天下之

人“齊心丟棄一切人手所做之像，不可拜之。獨

存心敬拜原始造化天地人萬物之大主，把天下所

有之廟宇，盡除去各樣偶像。”
(74)

 他散發《勸

世良言》的目的是宣揚基督福音，給人們帶來福

祉。洪秀全受其宗教思想的影響，但是卻背離了

其宗教宗旨，發動戰爭，造成生靈塗炭，這一點

卻是梁發所始料未及的。關於太平天國的研究，

海內外學者碩果纍纍，在此不再敍述。

梁發為傳教而著述立說，廣傳基督福音，雖

然受洗歸主的人數少，但是卻能起到思想啟蒙作

用，逐漸改變人們的傳統觀念。同時他為傳教，

於1815年8月5日協助米憐牧師，在麻六甲創辦

中文定期刊物《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該報停刊於1821年，凡七卷，共574頁。
(75) 

內有數期，由馬禮遜、麥都思 (Walter  He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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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hurst) 及梁亞發三人編輯，餘均出自米憐一

人之手，梁氏為米憐所收之徒，我國第一基督新

教教士亦即正式服務報界之第一人也。
(76)

梁發不僅從事該報的印刷和編輯工作，而且

經常以“學善”(Student of Excellence)或“學善居

士”(Retired Student of Excellence) 為署名寫作傳教

小冊子刊載在該報上 
(77)

。此報所載，關於宗教之事

居大半，餘為新聞及新知識。最初每期印五百冊後

增至兩千冊，每逢粵省縣試府試與鄉試時，由梁亞

發攜往考棚，與宗教書籍一同分送，餘則藉友人遊

歷船舶之便利，銷售於南洋群島、邏𨗴、交趾支那

各地華僑薈萃之區。米憐曾自述辦報之旨趣：

本報宗旨首在灌輸知識，闡揚宗教，砥礪

道德，而國家大事之足以喚醒吾人之迷茫，激

發吾人之志氣者，亦兼收而並蓄焉。
(78)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即是近代史上第一種

中文雜誌，多少也具有報紙的成分，在近代中國的

印刷、出版、新聞、傳教以至中外文化關係等，都

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79)

 梁發與中國近代中文報

刊結下了不解之緣，促進了近代中國報刊業的發展。

梁發作為第一位華人傳教士，對耶穌基督的

忠貞不二，為傳教的盡職盡責贏得了後人的尊

敬、讚許和紀念。

 梁發的家人

我們來看一下樑發的族譜：高明西梁村梁氏祖

譜可追查到十二代。清朝和民國時期，由村內有學

問的長者保管並負責抄寫。“文革”期間，資料遭

到破壞，倖好遺留了長房和五房的一些殘缺不齊的

族譜。五房即梁發家族譜，這份族譜從其祖父梁日

登到梁發,再到曾孫梁達名共六代，都有記錄。

此族譜係民國手抄殘本，關於梁發家人的記

載如下：

五房九世祖，名公發，字濟南，號澄江，敬

賢公長子。生於乾隆戊申年七月二十七日酉時，

終於咸豐五年乙卯二月一日寅時，享壽六十八

歲，葬於省城新黃岡頭蕭崗吉穴，坐南向北。

妣黎氏，生於嘉慶已未年二月廿七日，終

於道光廿九年已酉六月二十七日丑時，享壽五

十三歲。生一子一女，名進德，字惠光。

梁發家族譜如下圖所繪：

梁發牧師家族表

(圖片來源於“荷城文化站”，網址：http://culture.gaoming.gov.cn/news_show.asp?wt_id=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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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發的家庭是中國第一個華人基督徒家

庭。1819年梁發在家鄉和黎氏結婚，常向黎氏讀

經並為之解釋，使黎氏接受了真主之信仰。1820

在村子內的一個簡陋的房間裡，梁發用飯碗代替

洗禮盆，為黎氏施洗，使她成為中國第一個信奉

改正教的婦女。他曾說：

從此以後，我們夫婦兩人一心一意奉事唯

一生活着而真實之上帝，世界之唯一主宰，且

切願盡力使我們四周迷信偶像之人回心轉意奉

事上帝焉。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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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憂愁或是快樂的時候，梁發夫婦總

是一心一德地共同生活。
(81)

 梁發與黎氏本有三

個孩子：長子梁進德，一女梁亞沾，可惜還有

一子在出生後不久夭折。
(82)

 1823年10月20日，

梁發把不足三歲的進德帶至澳門，請求馬禮遜為

之洗禮。在進德十三歲時，美部會的裨治文牧

師允許進德去他家讀書，希望他繼續其父親的

事業。裨治文對進德精心培養，抱有很大的希

望，教授他英文、希伯來文，同時也沒有讓進德

荒廢中文，還預備教他希臘拉丁的古典文學，極

力授以高等教育，以期大成。後來梁進德又輾

轉麻六甲、澳門等地，在良好教育的薰陶下長

大。1839年，林則徐到廣州查禁鴉片事宜，抵

粵後即聘進德為英文翻譯員。進德工作之一就

是將在澳門出版的《英文週報》譯為中文，及

時獲取西方世界的資訊，成為林則徐開眼看世

界的視窗。在林則徐主編《四洲志》時，梁進

德成為主筆。後來該書大部篇目收進魏源主編

的《海國圖志》。1840年11月，當林則徐離粵

時，進德也離職，應合信醫生之邀前往澳門。

合信曾如此稱讚進德：“在他服官的時期中，

他仍堅守基督教的真道。他因為擅長翻譯並且

熟悉外人，所以為政府所重用。”
(83)

 後來進德

到了香港，由於對香港印象不好而又回到了省

城，被廣州一鉅商聘為翻譯員，此後他就不再

從事基督教工作。因此教會中有人對於他的人格

頗為懷疑，“覺得他是一個易為世俗的榮利所吸

引的人”
(84)

。當初裨治文等人對梁進德抱有很大

期望，希望他能接替其父親繼續將基督福音在這

片土地上發揚光大，現在看來，事情的發展並不

是他們想象的那樣。因為梁進德曾擔任過林則徐

的譯員，對西方事物比較熟悉，又在廣州最大的

洋行中任翻譯員，所以常有機會和當時在廣東的

欽差大臣耆英相見。耆英也常向進德詢問歐洲各

國的風俗、歷史和國勢等情況。故“進德對於耆

英的對付外國和基督教的態度很有影響”
(85)

。耆

英在1845年上奏道光帝時說：“昨年臣受命往兩

廣與外人議和，順便調查若輩所奉之宗教，經小

心查察之後，知彼等所持以教人者確並無不善之

處。臣覺有將此事稟奏皇上之必要，乞以後勿再

窘迫及阻止此種宗教，以懷柔遠人。”
(86)

 1844

年7月3日耆英與美國專使顧盛 (Caleb Cushing) 

簽定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和《海關稅則》    

(即《望廈條約》)，1845年12月31日在廣州交換

批准，條約中的第十七款准許外國人在通商口岸

設立基督教教會和醫院。自此以後，由康熙晚年

逐漸實行的禁教政策宣告結束，基督教取得了在

近代中國公開合法宣傳的地位。梁進德後來在中

國海關供職，直至四十二歲因病去職，返回廣州

之河南故居，直至去世。

梁亞沾曾在香港讀書，接受英文教育，後來

嫁往福州，其丈夫是福建省美國聖公會總會使黃

求德牧師。亞沾在福州協助丈夫傳播福音並在學

校任職，其丈夫家族先後出了八位牧師和九位傳

道人。

梁進德有子女八人。
(87)

 他有一女名金秋，

很受祖父梁發的疼愛。她在梁發去世時才八歲，

曾向潭約瑟牧師述說永遠不能忘記祖父去世時的

情境，感到十分悲痛而不願進食，後來也受洗歸

主。進德第五子澤蘭和第四子的女兒都曾住在龍

尾導梁發的故居中。
(88)

 梁澤蘭有三位女兒在基

督學校任教，在女兒的勸說下，澤蘭於六十三歲

時 (1915年10月18日) 在家受洗歸主，不久去世葬

於三望岡基督教墳場。澤蘭還有一子名喚達名，

也是基督徒。他的親屬想把他送到嶺南大學接受

教育以期繼續其曾祖父之志，可惜達名於十四歲

時病逝。此後梁發家系就沒有男性後裔了，但是

梁發的女兒梁亞沾、梁進德的女兒梁金秋以及梁

澤蘭的女兒均後裔眾多。梁發的幾個曾孫女都是

熱心的基督徒，都曾給予教會及其救世主以有價

值的服務。
(89)

梁發勸說黎氏信教後，曾屢次設法勸父親梁

敬賢信教，都歸徒然。後來敬賢公在家人的耳濡

目染下，改變了對福音的態度，接受了兒子懇切

的勸導，願意叩拜聖經上的真神，但是他並沒有

拋棄原來固有的神祗，繼續崇拜。他正如古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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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瑪利亞人，“寅畏耶和華，又事己神”
(90)

。他

雖受封建倫理思想影響至深，但又接受了福音真

神，他的“雙重崇拜”是那個時代的印記。梁敬

賢於1844年2月20日逝世。

1841年9月，梁發為他寡居的小姨關氏施洗。

關氏受洗時三十四歲。

1849年，黎氏病逝。這位寂寂無名的窮鄉婦

女，因信仰基督，默默承受鄉人的譏笑和惡意，

加上丈夫又不常在身邊，獨自面對的壓力可想而

知，但她有着堅定的信仰和堅強的意志。黎氏之

母也是基督徒，在同年逝世。數月後，梁發續

娶，但那婦人對他不滿意，不久離去另嫁別人。

梁發又續娶一妻，隨他至終。

梁發於1855年4月20日離世，葬在其祖墳龍

尾導和康樂間的小山中，和他的父親梁敬賢、妻

子黎氏葬在一起。1904年澳門的嶺南學堂遷至

廣州河南康樂村，因擴充校址，購買了附近的墳

地。1915年梁發的孫子梁澤蘭死後不久，該校

副監督鍾榮光先生收到了時任馬來聯邦美以美會

宣教士馮炎公先生的來信，說他的妻子是梁發的

曾孫女，又提到梁發祖墳正好在該校並購範圍之

內。1918年嶺南大學的校方把梁發的遺骸遷葬於

該校址的中央 —— 學校禮堂所在地，並將葬地劃

分為尊崇之地，請馮炎公先生發表演說。

2004年，梁發被選入“南粵先賢館”的嶺南

109位先賢之列，受到後世的敬仰。

梁發得到了後人的贊許和敬仰

(圖片來源於“荷城文化站” ，網址：http://culture.gaoming.gov.cn/news_show.asp?wt_id=193)

11-RCC88-3.indd   118 1/20/14   4:05 PM



119 文 化 雜 誌 2013

宗

教

梁
發
：
中
國
最
早
的
改
正
教
宣
教
士

結 語

梁發生長於中華大地，接受過儒家倫理思想

的薰陶，但他並沒有固步自封，沉淪於封建枷鎖

之下。在傳教士基督福音的影響下，他接受了並

為之奮鬥。一方面如前所述，地緣位置對他的影

響；另一方面，還在於本人的素養，他對基督新

教宣揚的友善、文明、博愛等理論的認同。他的

這種認同不僅體現了他個人的追求和信仰，也反

映了他對中國傳統封建文化的否定，可以說他在

基督新教中找到了解脫和歸宿。他的言行，不符

合當時社會的主流形態，卻跳出了盲目守舊的封

建社會圈，開眼看世界。我們姑且不論梁發價值

取向的正確與否，他敢於行動的精神，為追求和

信仰堅持奮進的態度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19世紀中後期，清王朝發展的腳步早已落後

於西方世界的潮流。傳教士的來華，給中國一方

面帶來了侵略和破壞，另一方面也帶來了近代文

明，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思想。梁發作為第一位

華人宣教士開眼看世界，引進基督教文化，對促

進近代化發展有一定的歷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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